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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的年如同陈年老
酒，历久弥新。

在凤凰过年，你不能绕
过的一件事，就是打糍粑。每
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前后，家
家户户都会把煮熟后的粳米

倒入一个大大的石臼或木桶
里，然后两到三人各持一支
类似棒球棍似的木杵，一下
一下将米饭捣烂、捶打，把它
打得有粘性之后，再上笼屉
蒸熟，按照需要做成圆饼状
或切成矩形。糍粑是凤凰人

过新年的必备食物，也是新
春佳节里大家走亲访友时携
带的送礼佳品。你家在这里
有没有地位、有没有面子，从
你过年得到的糍粑数量里可
见一斑。

大年夜，基本上和其他
地方的人一样，是要吃年夜
饭的，这个时候，除了鸡鸭鱼
肉，就会有刚才提到过的糍
粑，有蒸的，有煎的，有油炸
的，花色品种不少。而在席
间，按照本地习俗，鸡头、鸭

头等“首领”是要献给在座
年纪最大的长辈享用的。

而享用过年夜饭之后，凤
凰的老乡是要一家大小围着
火炉守岁的，看着炭火在火塘

里明明灭灭，等着新年美好时
刻的到来。凤凰没有禁放鞭
炮，所以，这里的大年夜是烟
花、爆竹的海洋。有的人家还
会买特别大的炮，放得撼天动

地的响。
按照惯例，凤凰人过年

还要唱戏。年前，戏班的人会
主动找上门来，询问是否接
受拜年。初一早上，戏班开始
挨家挨户地上门，走遍所有
应承的人家，往往持续一两
天才能唱完。

正月里上演的庆祝新年
的仪式，除了唱戏，还有一种
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抬
春”。“抬春”有点类似于深
圳世界之窗的花车巡游。过
春节的时候，以村为单位，组
织抬春队，扎好花车，不过这

花车不带动力，完全靠人力
抬着，花车上或坐或站着古
装的表演者，走街串巷，给人

们送去欢乐。
听过戏，看过舞龙和抬

春，就该去亲戚家走走了。过
年去串门，孩子们自然是可

以得到压岁钱的，而我们大
人则可以品尝一下女主人炮
制的“芝麻豆子炒米茶”，这
也是湘西特有的茶。其实说
它是茶，和普通意义上的茶
相比，内容可就丰富多了。要
先将芝麻炒熟备用，黄豆加

盐炒熟备用，把熟米饭用文
火焙干，加少量菜油炒成焦
黄色炒米备用，茶叶放到大
铁壶里煮好，滤掉茶叶，将芝
麻、黄豆、炒米统统一股脑放

进杯子或碗里，再用热茶水
这么一冲，一杯香喷喷的芝
麻豆子炒米茶就这样做成
了。一般说来，喝上这么一杯
茶，你的肚子可以三四个小

时感觉不到饿。而假如你一
天都在拜年，晚上回家，基本
上就不用吃饭了。因为这茶
已经把你灌饱了，而这茶，也
早已让你醉在一片浓浓的乡
情里。

我虽不是凤凰人，但是
我在凤凰做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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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为三百七十一年以
来哈佛的第一位女校长，福

斯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媒
体的聚焦，虽然她一再坚
持，自己是哈佛校长，不是
哈佛女校长。

虽然哈佛是一个充满了
自由主义精神的学校，但是
哈佛大学直到 1946年，才

出现了女学生。不过当时她
们并没有机会和男同学们
一起学习———教授们在哈
佛校园里面教完男生之后，
赶到离校园五分钟路程的
女子学院上课。1963年，女
性终于可以和男性一样获

得哈佛的毕业证书，但是直
到 1972年，考上哈佛的女
孩子，才能够搬进哈佛校园
里面的宿舍。

争取平等的机会和待
遇，一直都是哈佛女生和女

性教职员工的目标，尽管这
次诞生了首位女校长，但是
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她在未
来起用和培养女性教师方
面将要采取的措施。事实
上，在前任校长萨莫斯上任
前，哈佛的女性终身教授已

经达到了总数的37%。但是
之后开始递减，到了 2004
年，比例只有11%。

对于福斯特来说，除了
要管理数量庞大的教职员工
和学生，“花销”每年三十亿
美元的预算和超过300亿美

元的捐款外，她面临的更重
要的事情，就是马上要进行
的本科核心课程改革。根据
教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为
了让哈佛的毕业生能够更快
适应和融入这个全球化的社
会，建议他们在四年学习期

间，必须在文化传统、宗教伦
理等领域里面选择七门课
程。另外，学生必须在三个技
能课程里面选择两到四门
课，这三种技能包括了写作、
外语以及分析推理。

以目前哈佛为本科生开

设的课程来看，并没有足够
的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另
外，不少学生也担心，如果
课程开设不足的话，就容易

造成某些核心课程人满为
患的情况，这样就会影响学

生学习的效果。如何把计划
落实到实处？对于福斯特来
说，这是一个考验。

在福斯特任期之内，哈
佛准备向外扩展自己的地
盘，他们已经在查尔斯河对
岸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准备

把现在集中在哈佛校园周
边的本科宿舍以及教学楼，
扩展到对岸。而且制定了设
立干细胞研究中心的计划。
不少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们
抱怨，和其他国家相比，美
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哈佛

的医学研究一向领先于世
界，但是在这个课题上，却
处于还没有起步的阶段。

哈佛诞生了一位女校

长，除了学校本身的历史原
因格外引人注目外，还有一
点，就是现在正值美国2008
年总统大选起步阶段，不少
希拉里的支持者认为，既然
一个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
比美国历史还要久远的大学

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那么
美国人接受历史上第一个女
总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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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春节，中国人最重
要的节日，比起洋节，这才

叫全民皆兵。传统节日自然
多习俗，团圆、年夜饭、拜年
什么的，最好玩的是焰火，
斑斓了“寒冬”的夜空，把

春节烧得暖融融的。现在的
城市，不大允许燃放了，没
有爆竹声声，春节难免有几
分深宫清幽的委屈。可是，
谁会真正管它，心疼自己还
来不及。而且大人忙，小孩
玩，照旧热闹得很。嘉年华

庆典中，当然有受委屈的，
甚至每年都愤愤不平。

包压岁钱是华人的传

统，长辈派发红包给未成年
的晚辈，是表示把祝愿和好
运带给他们。传说古代有一

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
手，他每年年三十夜里出来，

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
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
梦话，退烧后就会变成痴呆
疯癫的傻子。人们怕祟来伤
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
“守祟”。嘉兴府有一户姓管

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
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防止
祟来侵扰一直逗孩子玩，小
孩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包
了又拆，拆了又包，睡下以
后，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在
枕边。半夜里，一阵阴风吹

过，黑矮的祟正要用他的白
手摸孩子的头，突然孩子枕
边迸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
逃跑了。于是这件事传扬开
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夜
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
不敢再来侵扰了。人们把这

种钱叫“压祟钱”，“祟”与
“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
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小时候我也有压岁钱
的，数目不多，几块钱而已。
妈妈把崭新的毛票裹上红
纸，交给我和哥哥，这成了
一整年的欢喜缘由。少年的
手摩挲着僵硬的纸张，发出

沙沙的声音。这是岁月的一
种声响耶！妈妈是数学老

师，对数字的概念体现在方

方面面，至于压岁钱，就是
过一年多给一块。小时候我

立志三十岁结婚，那最后一
次从妈妈手中领压岁钱，就
是三十块。没事的时候计算
三十张一元纸币的厚度，那
是做孩子的，享受父母庇荫
的最后期限。可是妈妈不这
么认为，我读了中学后就再

也拿不到压岁钱了，那年我
只有十一岁。而根据华人传
统，成家了才算大人。心里
真是很受伤。

工作以后心知更没有资
格获取压岁钱，干脆封红包
给妈妈。妈妈开心，我也幸

福。每年春节前，跟哥哥通
长途电话，确定给妈妈红包
的具体数字。哥哥总是大大
咧咧：还是和去年一样。每
次我都想讲“可不可以多一
点”，却始终没法开口。哥哥

都结过婚的人了，妹妹哪有
权替他做主。其实我有点心
疼妈妈，子女回去见她一
面，留下几十张钞票，就算
买了整年心安。这世上任凭
谁人，这生都送过礼，这是
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压岁

钱更是。这个道理我懂，妈
妈会不会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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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挺想拜年的：大
年初一，全家人穿戴一新，拎
着礼盒，到各家亲戚走动走

动，聊聊家常说点吉利话什
么的。可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父母都是上世纪 60年代
大学毕业分配来成都的，在
成都我们家没有亲戚。

我的愿望是我先生的过
去。他是天津人，在天津，他

有一大堆亲戚。先生也是大
学毕业到成都的，在成都已
经生活了20年。之前，他在
天津过的 20多个春节就如
我想象的那样，四处拜年累
得不行。他说，在天津，过年
是一年里最累的时候，特别

是拜年，那些繁文缛节让人
抓狂，这甚至是他离开北方

到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之砒霜，我之蜜糖。

就是因为那些繁文缛节，那
些仪式化的东西恰恰是我
所缺失的。

作为一个南方人，很多
时候我相当认同南方。南

方在形式感上的随意散淡
不羁潇洒，很多时候让我
觉得相当宽松。但现在，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
发青睐那些传统的形式感
的东西了。

像我这种生长在一个南

方城市的移民家庭中的孩
子，没有贴春联的习惯；不祭
祖，不祭灶王爷；没有大年三
十午夜时分下饺子的风俗；
没有大年初一穿唐服的要
求；甚至不守岁，除夕夜什么
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睡……

而这都是我先生当年困在风
俗中时无比向往的。

现在过年，物质上其实
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现
在，几乎没有什么年味可
言，又没有什么仪式需要举
行，那滋味真是寡淡万分。

好些年的除夕夜都是这样，

在父母家早早吃了年夜饭，
帮着收拾一下，然后我家和

姐姐一家在 8点前分别离
去，因为 8点时春节联欢晚
会就要开始了，老两口可以
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看。

我给自己设立了几条规
矩，比如，大年初一我会翻出
我多年前订做的那件锦缎中

式棉袄穿上一天；还比如，初
一早上一定吃汤圆，讨一个
平安团圆的口彩；再比如，春
节前买好水仙，仔细地养，保
证初一的时候是盛开的，让
这淡雅的花事应个景。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想几

条规矩来让自己和家人“仪
式化”一点。也只能这样自我
暗示了，为的是获得一点意义
一点滋味，也为了给自己、先
生和孩子以后的回忆留下一
些细节一些痕迹。我最想的
是有一个蒲团，让我跪下去给

老人们磕个头。但我真的给
父母来这么一下，会把他们吓
着的。从他们那代起，传统已
经断掉了。这真是一个让人
伤感让人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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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记者提到葛优
都是赞美，大学的学妹甚至说

葛优就是理想中的丈夫。这加
深了我对葛优的好奇。

2002年，我还在《中国银
幕》做责任编辑的时候，我们
想要约他做个人物专访。他那
时候还用呼机，虽然有一个手
机号码，但是真的是只供他自

己打给别人用的。你呼了他之
后，他依据你的留言判断是否
回电，如果需要就打开手机给
你一个电话，平常时间那手机
都关机，发短信的结果多数是
杳无音信。寻呼台的小姐似乎
都知道那是葛优的寻呼机，因

为她们好像明星助理那般专业
地对你提问，比如她们直接问
我是哪个媒体的，是什么职务。

千辛万苦我才联系上葛
优，他说很抱歉不在北京，而

且他不想进摄影棚拍造型照
片。不用见面，在电话里听声
音就仿佛看见他万分抱歉地
咧着嘴笑，他说：“就我这个
模样，怎么造型都没法子时
尚，做封面更不好，会打击群
众的购买欲望。”他说话的语

气特别诚恳，是发自内心的想
法，可是想象着他电话那头抿
嘴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要笑
出来。这次没见成面，只是电
话采访了几个问题，虽然他有
问必答，但是再私人的问题三
句话他都能绕回到电影本身

去。听着他局促却诚恳的笑
声，我觉得他有大智慧。

2003年，路学长导演的
《卡拉是条狗》首映。我拿到
票去看媒体场。葛优和导演一
起出席和记者们座谈。大部分
问题都是关于他是否再和冯
小刚合作贺岁剧了，他憨憨地

笑，接过话筒说自己是个兵，
导演说啥就是啥，今天他的头
儿是路学长。一句话就把大家
都兜回到这天真正的主角上。
记者们虽然知道他的伎俩，但
是冲着他的笑脸也都识趣。我
发现创作团队里有我的学姐

在，赶紧跑过去，说自己想要做
葛优的专访。学姐答应安排。

专访地点安排在马克西
姆西餐厅，据说冯小刚他们都
喜欢在这里吃饭。因为是中午
的时间，葛优坐下来就问我吃
饭没有，说要是没吃，尽管点，

他请客。我和摄影师都很后悔
已经吃过午饭才来。

葛优坐下的第二个动作
是关手机。我想起来关于传呼
机的事情，问他，他很惋惜那
时候的北京已经没有传呼台
了。他还不习惯发短信，但是

他都看。访问围绕电影进行，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关于

很久以前他拍的一个电视剧，
也是他唯一接拍的古装电视
剧，叫做《寇老西儿》。我一
说，他就捂脸，叫我别说了，看
了那电视剧，他周围的人都说
很奇怪———他不适合古装，也
不能当官儿。他说自己就是一
个群众的范儿，可是我周围的
人都喜欢那部电视剧，笑得不
行。“所以说失败，那是一个
正剧。”葛优很严肃地点头。

大家都爱看葛优的喜剧，

觉得他站在那里就可以让人
心情舒畅。《卡拉是条狗》里
面他演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
不但长了头发还一脸苦相，但
是观众看了还是笑。“大家伙
儿高兴最重要。”葛优满脸无
奈却真诚地说。

!"##$8)H���*2

�d��c����V f���

Z����M���8����

���8����45��AV

前几天我们播了一条美
国女宇航员“千里追情敌”

的消息。一位名叫诺瓦克的
女宇航员对一名总在一起工
作的男宇航员产生了感情，
而她认为另一名女子与这名

男同事关系暧昧因此怀恨在
心。当她得知情敌即将回国
时，便心急火燎地开车赶往
1500多公里外的机场用辣
椒水喷情敌的脸。而为了不
在路上如厕耽搁时间，她甚
至还穿上了成人尿布———瞧

瞧，与情敌的战斗都用上航
天员专用产品了。

那天，我们每一位当班

的主持人都播了这条消息，
大家纷纷感叹恋爱中的女人
就和疯子一样。据说，宇航员
平时训练中就要注重培养搭
档之间的感情，否则，从地面
打到天上怎么得了！在我和徐
俐聊这条消息的时候，徐老师

突然冒出一句：“你说咱们十
几个人成天憋这小屋里，怎么
就产生不了感情呢？”

都说日久生情，但这句
话在我们办公室里绝对是个
例外。每次主持中午的《中
国新闻》时，我都要和一位

男主持人一起搭档主持。搭
档基本就三个人———鲁健、
王世林、刚强，每天直播前我
们都要交流，直播后则一起

吃盒饭。按说接触的时间可
能不比宇航员们的少，但是

绝对不可能产生恋情！
每次我与鲁健搭档，直

播下来后肯定是一场“电视
遥控器争夺战”。我酷爱看
TVB星河的一些情节轻松的
电视剧，鲁健却对HBO的惊
险刺激大片情有独衷。两个
人总比谁先抢到遥控器。而
刚强与我只要见了面就会上

演“脱口秀”。刚强模仿别人
发音有一绝（真是有天赋），
我学别人的神态也有点小聪
明。因此，我们的战斗总是在
上升到人身攻击前结束，然
后一笑泯恩仇。你说，这样的
同事怎么能产生感情呢？

我们之间太熟悉了与我
们的职业特点有关。说来好
玩，我们每次上镜前都有一
个必做程序———换上镜衣
服。最开始，我们女士们总是
客客气气地把男同胞请出
去，然后锁上门，换好后衣着

光鲜地上直播线。时间长了，
总让他们出去我们也觉得很
麻烦，于是简化为把自己的
大衣柜门打开作为屏风，大
叫“换衣服啦！换衣服啦！”
男士则躲在衣柜门的另一
边———因为完全信赖他们。

我们经常上演的一幕是———
把外组人请出去，然后两个
人锁上门在衣柜门后各换各
的，刚来的实习小编导们往
往惊诧万分地跑出去。

情人节那天，宝印在屋
里吹头发。他只负责主持

《环球报道》，属于国际组。
我与他不熟，就很腼腆地对
他说：“宝印老师，麻烦你出
去一小会，我要换衣服。”宝
印故作悲哀地说：“端端，你
还是把我当外人啊！我知道
你们的习惯。今天这样特殊

的日子，对我真是打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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